
狀元有多難？

永不塌房的愛豆
小狸不久前去了趟成
都，本想「順道」去看
看傳說中的「當今頂流

女明星」大熊貓花花，卻萬萬想不到去
之前小X書一搜攻略直接勸退了——
所有的筆記總結下來就是一句話：「排
隊3小時，看花3分鐘。」且，要早起早
起早起，重要的事情說3遍，因為晚了熊
貓「不營業」且人太多。那要多早？建
議凌晨5點出發。什麼，你說你起不
來？沒關係，比你虔誠的人多的是。
雖然愛花花（誰能不愛花花？），
但也真沒瘋狂到可以半夜雞叫去捲。考
慮了3秒鐘，小狸果斷放棄，決定改去
離市區稍遠的熊貓谷看別的熊貓。本想
「素熊」們應該人氣沒那麼旺，觀熊體
驗會好些？可事實證明就如「順道」
的想法一樣，再次幼稚了。觀熊當日，
小狸已挑戰極限7點起床以示誠意，但
入園後發現仍然只趕了晚集，其時很多
人已心滿意足看完了熊，而唯一沒睡覺
的大熊貓別墅外，人群少說也有8層。
然而事情還沒完。伴隨着成都之
行，小X書開始不斷地給小狸推送各
種熊貓筆記，不看不知道，一看發現
真是大有乾坤。原來，如今熊貓界已
然也有了「飯圈」（粉絲圈）和「飯
圈文化」（粉絲團體自發給偶像助威
和宣傳）。
最流行的解釋是這些年，真人愛豆
（偶像）塌房（飯圈術語，意為偶像毫
無徵兆地捲入負面事件）得過於頻繁，
屢屢傷及飯圈女孩們的感情。於是，不
知什麼時候開始，很多年輕人開始在大
熊貓身上寄予了一種愛豆情結，並稱之
為「永不塌房的愛豆」。稍微觀察就會
發現，熊貓粉絲和其它動物的愛好者完
全不一樣，她們對待大熊貓的做法和情

感完全是把熊貓擬人化了。
比如，最基本功的一項就是可以輕

鬆分辨出每一頭熊貓誰是誰，網上甚至
還有考題，幾十隻熊貓的頭像拼圖，
來，1分鐘寫出答案。什麼，你說明明
長得都一樣？鄙視你。
再比如，每隻熊貓、至少是人氣熊
貓都有「站姐」。站姐者，同為飯圈術
語，又叫「大炮女神」，指的是專門用
帶長焦鏡頭的高級相機拍攝偶像近照
的粉絲。同樣，熊貓界站姐就是每天
追蹤愛豆熊貓的拍攝者和發帖人，她
們還會負責製作表情包和剪視頻，吸
引粉絲，為愛豆貓拉人氣。總之王一
博們什麼待遇，萌蘭（熊貓界另一大頂
流）們就什麼待遇。
還比如，在貓粉們眼裏，熊貓已經
是人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所有人都喜
歡這麼形容北京動物園的萌蘭：「北
京戶口，公務員，星二代，二環邊上
有獨門獨院，性格開朗，陽光活潑大
男孩，熱愛小動物，人稱西直門三太
子」，而留言「好想嫁給萌蘭啊」的
妹子真的不在少數。至於花花，不知有
多少粉絲寫小作文也好，剪小視頻也
好，把她塑造成身殘志堅的熊貓界「萌
版二舅」，聲情並茂地表達說花花治癒
了他們的精神內耗。
是不是愈來愈覺得哪裏不對勁？熊

貓很美好，但人卻總是瘋瘋癲癲。最新
的消息說，萌蘭早年在四川的飼養員，
因沾了萌蘭的光也成了網紅，然後婚內
出軌睡了女粉絲還搞大了肚子。氣得有
網民直呼讓飯圈都清醒些，「睡飼養員
也生不出熊貓！」
萌蘭花花永不塌房，但架不住善整

蛾子的人類總會塌，不管是明星還是
粉絲，只要不消停就沒有止塌的一天。

每年到了公開考試放
榜日，傳媒就爭相報道
所謂「狀元」。
過去香港行五二三制

（中學五年、大學預科兩年、大學本
科三年），當時「中學會考」考生可以
報考9科，成績不公布分數，用英文字
母分級。Ａ級最佳，是優等，於是有所
謂「9優狀元」或「9Ａ狀元」。有時容
許多考一科，便有「十優狀元」。大學
入學試就沒有人理會狀元不狀元了。改
了三三四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學本
科四年）之後，中學畢業試和大學入
學試合併為一，現在「中學文憑試」只
能考7科，就再沒有9優狀元、十優狀
元了。文憑試改以數字分級，1級最
差，5級最佳。後來為了細分，加多
「5*」（5星）和「5**」（5星星）兩
級。今年有4名考生7科「5星星」，就
是4個「狀元」了。
曾經試過長期每年產出多達10個以
上的「會考狀元」，今年只得4個狀
元，又引起另一個話題。有人說是精英
學生都移民逃港了！筆者卻認為「狀
元」多寡只與考試的評分要求有關。我
們幾十年前考的中學會考，每年什麼
「9優狀元」是一個起兩個止。考卷出
得容易考生便易拿高分，便多了「狀
元」。那年「狀元」多也不代表那年有
特多的尖子精英。
有輿論對於「狀元」什麼的起哄感
到煩厭，批評傳媒工作者思想封建和水
平低落。有網友查出某中學沒有出得7
科「5星星」的狀元，就拿少一科「5
星星」的學生僭稱「榜眼」！
既有教育界「發思古之封建餘毒幽

情」，正好藉此機會來介紹一下明清兩
代科舉制度的小常識。
中國傳統戲曲常有「小姐相見後花

園、落難秀才中狀元」的情節，一個窮
書生或受權奸迫害，或受未來岳丈輕
視，幸得多情小姐慨贈珠寶首飾作為書
生上京赴考的盤川。然後書生就一步登
天高中狀元，還官拜「八府巡按」，回
來或整治壞蛋奸人，或令岳丈前倨後
恭，然後便大團圓結局了。
世事哪有這麼簡單？窮書生可沒有

「上京考狀元」一擊即中的本事。以
明清兩代的定制來說，各地有舉人資
格的讀書人才可以去考狀元。要考舉
人先要有生員（民間俗稱秀才）的資
格，窮書生到省會參加鄉試中舉之
後，已經「斬斷窮根」！過去中學會
考長時期選錄出自《儒林外史》的
〈范進中舉〉一文作為考試範圍，這
批香港學生都知范進還只是生員時，
請岳丈胡屠戶借旅費去省會參加鄉
試，還給勢利的岳丈狠狠地教訓了一
頓。後來范進瞞着胡屠戶赴試，考得
舉人的功名之後，胡屠戶改口敬稱他
為「賢婿老爺」。
若以今時制度比方，狀元公該略等

於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這兩院的
院士級專家，而且還是每次新增院士
時排名在最前的。舉人則略相當於有
名校博士學位的學歷，現時香港社會
的習俗是敬稱博士為「學者」。至於
秀才，就大概是由拿得獎學金的尖子
大學新生，到本科畢業有榮譽學位的
那個級數了。
中學文憑試名列前茅，跟狀元還差
很遠呢！

澳門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去澳門除了可欣賞中外
建築、享用各地美食外；更可遊逛走訪澳門文學館，看
看澳門有怎麼樣的文學作品，你讀過多少？或去探索有
哪些作家留下時代的足跡、生活的印記？

澳門迎來回歸祖國24年欣欣向榮，文學生機勃勃，表現在創作和
出版上可見一斑。澳門文學社團和出版社不少，出版的文學類圖書超
過1,200種，對一個60多萬人口的城市，每周有超過一本文學書問
世，令人驚嘆！澳門圖書市場雖很小，但圖書出版，政府通常是資助
的、民間操辦或公私合作方式也有。在文學史料上，澳門大學朱壽桐
教授窮十年之功編成《澳門文學編年史1920年-1984年》，由花城出
版社出版，有助理解澳門文學的發展脈絡。
澳門還有形形色色的文學活動，如文學獎、徵文比賽、文學進校

園、入小區的故事會、工作坊、朗誦會、講座、研討會、文學節和文
藝交流項目等。在媒體的支持下，形成大眾親近文學、全城都充滿文
學氛圍，反映一片文學繁榮的景象。
值得欣賞的，是去年9月已正式對外開放的澳門文學館。我們在微
雨淅瀝下走進位於荷蘭園塔石「八間屋」參觀（地址大馬路95A-B
座），此館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假期照常開
放。文學館分為常設展區、專題展區、閱覽室、多功能室等部分。
常設展覽介紹了澳門文學的發展，有中國和葡國的重要文學家，包

括賈梅士、湯顯祖、吳歷（漁山）、庇山耶等。在二十世紀，澳門本
地作家、文學結社和出版得以生根發展。透過手稿、書影、互動裝置
等，讓公眾參觀時可認識澳門文學的多元面貌。閱覽室除了本地的文
學書籍外，也有過往的文學刊物影印本，令人感受到時代的氣息。室
內更設有多種互動遊戲，其中有「詩籤櫃」，可以求出與你最有緣分
的詩句，記誦它，讓澳門文學滲透你的生活中！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澳門基金會與廣東作協、深圳作協倡議

構建大灣區文學，並舉行大灣區文學高峰論壇，匯聚灣區9+2城市的
力量，促進灣區文學成長，推動
文化灣區的建設，搭造中國文學
走向世界的橋樑，並希望以文學
力量拉近內地與港澳市民的距
離！我認為這是很明智的好構
想，可鼓舞和推動澳門文學的發
展，成就澳門人與文學、精神生
活緊密結合一起，追求更富內
涵、更美好的詩意生活。

遊澳門文學館有感
認識Joe仔的時

候，他剛滿16歲。
記得那天，我接到
一項「額外」任

務，擔任另一間學校的客座導
師，跟選定的學生一對一地交朋
友，和他們分享一些人生經歷。
寫着20個學生名字的表格來到我
面前，我想都沒想，就在第一個
上面畫了圈，畫完之後，定睛一
看，原來是個剛剛過了生日的男同
學，中文名是「耀庭」。我心下
一樂，這個名字定出自家族觀念
很強的家庭，光耀門庭，對一
個人來說，真是一生的鞭策。我小
心地記下了耀庭的英文名Joe仔，
以及一些基本信息和通信地址，
很認真地給他寫了第一封信，原
話記不清了，大意是很開心和他
交朋友，希望可以多聯絡。
不到一個星期，Joe仔的回信

就到了我的案頭。拆開來，一
頁A4的信紙，被蠅頭小楷寫得
密密麻麻。我逐字逐句地讀
完，清晰地感受到Joe仔的樂觀
和真誠。他是班長，平日裏除了
完成課業，非常熱衷於參加各類
與中國史、香港史有關的活動。
「老師，我覺得歷史的那份厚
重，如果參悟了，人生就豐富
了。」這樣的句子，讓我實在無
法小看這個還沒有見過面的花季
少年。我只是隨意寫了幾筆字，
卻換來他這麼豐富的回信，我
甚至覺得有些愧疚。
通信一個多月後，我和Joe仔

見了第一面。還記得圓方的

Starbucks，他比約定的時間早
到幾分鐘等我。喝咖啡的間
隙，我問起他的名字涵義。果
真，祖籍汕頭的他，出生在一個
大家族裏，「責任就是壓力，壓
力就是動力嘛」，Joe仔的語言
表達層次感很強。臨走時，我和
他約定，每個月我都會推薦一本
書給他，他會抽時間來細讀，再
與我交流感受。和很多同齡的孩
子不同，他的踐諾意識極強，
幾年下來，那些推薦給他的
書，他都仔細讀過，還寫了不少
讀書筆記。我心下感動︰我又不
是他的「正職」老師，他完全可
以不那麼認真的。
後來，我們的見面愈來愈多

了，每次的話題也都不同。他
會跟我分享學校的趣事，也會告
訴我和同學之間的種種，開心的
和不開心的。他的話語總是恰到
好處，邏輯性很強。我知道這是
擔任班長鍛煉出來的能力。我只
是偶爾會建議他言語中的一些用
詞，讓他的表達更豐富。忽然有
一天，好脾氣的Joe仔給我打來
電話，語氣很是激動：「他們怎
麼可以那樣！」原來是他在返校
的路上，看見有幾個高年級的同
學嫌收垃圾的阿婆行得慢擋了
路，便故意將爆米花弄得滿地捉
弄她，然後一哄而散。「那你怎
麼做的？」「你教過我，與其生
氣和勸阻別人，不如做好自己，
於是我就幫阿婆把垃圾收好，就
走開了。」Joe仔的聲音恢復了理
性，那麼可愛，令我欣慰。

Joe仔二三事

外遊我最喜歡是逛夜
市，但奇怪香港為何沒
這類夜巿吸引遊客啊！

我喜歡的夜市包括北京、台北、台
南、台中、曼谷、華欣等地的眾多地方
的，晚間不愁寂寞，吃喝購物皆有着
落，且價廉物美。
當然不是每個夜巿也吸引的，如台
北的某些大型飲食夜巿，規劃不理想，
人多擠迫，煮食爐到處，走火通道缺少
指示，存在着很大風險。
剛過去的幾天我們去了曼谷，曼谷
的夜市是我最喜歡的，不單夜市選擇
多，地理位置方便，常鄰近地鐵站；且
有良好的規劃，攤檔都整齊有致，乾
濕分開，有着不同的檔次任君選擇；加
上物價低，難怪泰國的遊客數目高
企，旅遊業是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
在香港也有夜市，如廟街，但幾十
年來模式和貨式變化不大，加上各自為
政，亦鄰近舊區，對遊客的吸引力看來
愈來愈弱。
女人街是另一類可以吸引遊人的巿
集，可惜只做日巿，傍晚便關舖，食肆

只靠旁邊的店舖。
夜巿另一個吸引的特點是可以「掃

街」。特色小吃從街頭吃至街尾，最吸
引遊客，香港就少了這特色。
香港的食肆似乎都愛做大生意，在

廟街、油麻地、深水埗等地區也有好些
店舖提供出色的本地撚手小菜。我有
朋友最近就帶了來港的美國電視著名
飲食節目主持人，到上述食肆去拍攝
節目。烈火、大鑊、拋鑊的大廚、新
鮮食材、坐滿馬路旁的食客都豐富了
畫面，成為香港特色，介紹到世界各
地。不過在接觸期間，老闆已被當局發
了幾張告票，一晚生意又白做！其實
這些食肆是在幫助香港經濟和旅遊，
為香港廣泛宣傳。明白香港執法和要求
嚴謹，是保障食客和巿民大眾的安全，
但執法當局和經營者可否一起好好討
論，互相幫忙，想出和實行安全的方
案，免除不必要的壓力？
地方也是問題，香港的巿集很散，
之前當局也想過在不同的社區公園設夜
巿，卻不成功。吸引的夜市是要配合良
好規劃，有關當局要好好策劃了。

吸引遊客的夜市

有時我想，也許我之所以一
直都喜歡一些雜亂無章且無甚
特色的小鎮，跟小時候的記憶

有關。因為即便我的父母都在省公路局工
作，可他們當時的那個單位卻位於一個叫做
涇河的鎮子。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交界，進
入大牆，就是都市，走出來就是鄉村。就好
像電視裏那些個軍區大院兒，我們的工廠和
家屬院是一個國中之國的存在。
或許這讓我對於任何一個城鄉結合部都有

了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覺得它既被都市形
態所影響，有着各種一體化的建築，甚至還
有一兩個低端的、鄉土的全國連鎖店；另一
方面，這裏卻又十分鄉氣，民風似乎未經動
搖，人人臉上都攜帶着粗狂。
粗狂和生活本身相關。因為並沒有走出去
過，這裏的人不大會感受到來自外界強烈的
脅迫，人人都和恣意安穩。這和我們經常看
到的那種謳歌改革開放的鄉村題材電視劇不
同。在這種電視劇裏，村裏的人都在想方設
法地往外跑。在當時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
鎮子，以我的親身體驗來說，人們的確受到

了很多來自港台文化的影響——大多數都跟
鎮上那家錄像廳有關，但也許不止，也不知
道從哪裏來了很多信息，我們的服飾和流行
歌曲都是港台式的。但奇怪的是，身在此間
的人並不會因為外面的世界精彩，就想出
走。反而是因為這些都被引入到當地，被攪
動的小鎮顯得更加光怪陸離的有意思了。因
為在一切過濾了的、間接的潮流當中，我們
既覺得自己很時髦，又不必承受什麼代價。
展示時髦最佳的時機往往是在聚會。我記

得我們大院近旁的公路邊有一家路邊攤，我們
時常會穿上自認為最In的衣服，晚上結伴去吃
一碗蘭州拉麵，然後把破圓桌上的醋和辣椒
拚命往自己的碗裏倒，看看誰的口味最重。
為此我很討厭聖托里尼。在這個照片上到

處都是美景的島嶼上，你是一絲半毫的愛琴海
岸原生態都體驗不到的。這裏的住所倒很奇
特，就在懸崖峭壁上，但不是「有戶人家」這
般詩意的存在，它們僅是酒店罷了。糟糕的
是，無論你在酒店前院的泳池泡多久，你也發
不出任何有關人文的感慨，因為這裏決計發生
不了什麼故事。除了自然風光和工作人員，這

裏一無所有。甚至我都很能理解這裏的打工
人所假裝出來的客氣，他們並非天生虛偽，只
是惡劣的生活環境時刻提醒他們缺乏金錢，這
件事時刻脅迫着他們無法表達本真。
記得有一次，我去漓江漂流，為了不那麼急

迫，我就給了樵夫雙倍價格，這位大爺拿到錢
之後，立刻放慢了速度，等到一處看起來十分美
的、有着水藻的地方，他甚至鼓勵我跳下水去
游一會兒，然後他就笑嘻嘻撐着篙在那裏看，
我一邊把着船頭，讓向前的船帶着我自然向
前，一邊看着旁邊船夫面無表情地向前撐船。
這完全是一種比較，當收入終於可以配得上一個
人的勞動時，沒有誰是不生動和不懂生活的。
那麼，在一種現代的都市生活當中，自然
缺乏這樣對等的勞動交換和足夠的生活資
料。或者，我們可以把暴躁看成是一種時代
病症，當人感覺到自己沒有受到重視或者他
的價值沒有得到承認，在迫於生活的壓力面
前，人人都會一點就着。然而鎮子不這樣，
沒有生命必需品方面的脅迫，稍顯微薄的收
入也都不那樣難以忍受了，人人都可以從容
地過日子，這個生態是能夠感動人的。

居住地遐想

上學路上
全民雞娃，今天的學童和父母有

多艱難啊。其實，求學之路容易的
可能不多吧。我家祖父幼年喪父，
家裏窮得賣兒餬口，沒被賣掉的
祖父兄弟倆，農閒時節翻過幾座
山到田螺塘瓦窯搭在別人家識得
自己的名字。到我父親，兩個妹

妹沒進過學堂，家裏只能供獨子在縣城一
中讀高中，可他的求學之路以紅衛兵大串聯
告終了。
我上小學，一到三年級學費每學期2

元，村裏大多家庭能湊出2元供女孩上學
了。也可挑些柴火給學校廚房頂學費，實
在不行還可欠着，有些孩子長大結婚了還
欠着學費的。舊寮下樓，有個女孩是孤
兒，大隊管起她的吃住衣着，當然也管她
上學。
儘管都能進學堂讀書識字了，可是，鄉

村的孩子使慣鋤頭鐮刀，書本上的文字細
如蚯蚓，抓起來滑不溜手的，學起來很費
勁。在學校裏要守規矩，木頭一樣坐着，
看着書上蚯蚓文兩眼抹黑，讀書並不是像
大人說的日曬不到雨淋不到的享福，還不
如上山砍柴下田鋤地呢，打小就會的！大
家都講方言，老師上課也用方言。樓裏的
阿光公常說早夭的阿全阿夫哥倆真笨，
「性相近，習相遠」說成「線香骨，線香
袋」（客家話音近），我好長時間寫
「m」開口朝右，心中恐懼不已，我這麼
笨，是不是也像那哥倆要早死？有人背弟
妹上學，弟妹哭鬧，老師喝聲「出去」，
就再也沒來了。有人姐姐出嫁，請假去陪
嫁，一去不復返了。有些人家讓姐姐等小
幾歲的弟妹同時上學，好照顧弟妹，結果
半大姑娘和頑童坐在一起，還要受頑童嘲
弄，沒有誰能堅持下來的。每天上學之
前，得幫着煮飯餵豬拔草放牛，到學校遲

到了罰站，放學還有活兒等着呢，小小年
紀分身乏術，還不如不上學了，回家幹
活。田螺塘一小姐姐，讀到五年級，家裏
讓她兄妹與梅花石一家兄妹換親，離開學
校那天，小同學跑到女生宿舍門口圍觀，
她低垂着頭收拾東西，我第一次因別人而
心裏難受。男孩不上學，最後會有親房叔
伯出面說話，總能熬到小學畢業。女孩不
上學，家裏是默許的。客家女孩，八九歲，
裏裏外外一把手，幹活，生產隊都給記半
個勞力。再則，還可省下2元學費。同年讀
一年級的女孩，沒到畢業走了大半。
我家開明，沒這些情況。但是，也有危
機。一年級開學沒幾天，和同桌爭執，她
叫來了讀三年級的哥哥打我，還揚言「見
一次打一次」，我不敢上學，上午下午背
着書包出門，到上學路上後樓壽鬚公家後
院玩，他家後院巨大，有4棵高過樓頂的
柿子樹，柿子樹下有水渠，我撿拾掉下來
的青柿子放到水裏浸泡。等到放學時間，
就背書包回家。壽鬚公以為我還沒上學，
也不在意。幾天，家裏都不知道。直到壽
鬚公到我樓裏找我阿公聊天，才露餡。我
仍然不去上學，其實是不敢。我媽把我拖
到學校，我緊緊抱着教室門口的柱子，不
肯進教室，哭得撕心裂肺，引來小夥伴圍
觀。我媽一手要拿打我的小竹枝，另一手
拉不動我。後來，還是在河對面公社中學
讀畢業班的堂哥出馬到我們小學一年級教
室轉了一圈，放話：「誰敢欺負我妹妹，
我把她扔到榕樹下深潭裏喝水。」還把他
的文具盒送給我。我是班上第一個有文具
盒的，這面子抵得過挨打被圍觀的羞辱。
文具盒正面是一男一女打乒乓球，右上角
有「友誼第一，比賽第二」8個字。
這是偶發事件，可日常上學路上，滿懷

恐懼。那時，鄉村孩童聽到的故事無非是

鬼怪傳說，再加上還有佐證。鄉人生病
了，拔些草藥吃吃，再不行就得找神婆神
漢打理打理。那些最終不治的人，總會傳
出是因為在哪遇上邪穢，被鬼帶走了。我
又愛聽又害怕，天色一暗，總覺得到處鬼
影重重。後樓、旗杆樓和樓下三座四方土
樓構成丁字路口，這是我們上學的必經之
路，三座樓都很老舊，住的人少，大半房
間空着，加上壽鬚公巨大柿子樹遮掩，這
丁字路實在有很多想像空間。太和樓的阿
香就在這被一隻手的無面鬼給嚇壞了。小
夥伴三五成群經過，走着走着總會狂跑起
來。放學可結伴，上學時自己一人，空空
的樓巷裏回響着自己腳步聲，想跑又不
敢，想回頭看又強忍住。特別是三年級要
早讀，天還沒亮就要上學。這3分鐘的路
程真是我人生最漫長的路。比起這，旗杆
樓人的惡狗和耷拉着血紅脖頸的會追啄人
的醜怪火雞都不算什麼了。
除了鬼怪，還有一怕，是蛇。天氣暖和
了，上學的小路成了草叢裏石縫裏的蛇
路。抬起腳，就見一條褐色南蛇在路中間
緩緩蠕動，嚇得那隻腳都不敢放下，因為
怕發出聲音。屏住呼吸，等牠溜走了好久，
才敢放下那隻腳。每次經過，還心悸。
一位年長幾歲的同事，她當年可是百裏

挑一考上大學的。她說就是因為怕鬼和
蛇，所以發奮讀書離開農村。我那時懵
懂，還不知學習可改變生活。時時都有不
去上學拉倒吧的念頭，最終還是去了，可
能是怕我媽的小竹枝甚於鬼怪和蛇吧。
頂天立地的大人，很難想像孩子每邁一

步的艱難。今天的孩子上學路上都有大人
陪伴接送，不會有我小時候那種為難恐
懼，可他們也有很多不為大人所知的難處
吧。可正是克服種種困難，才是我們代代
孩子成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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